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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闾之望：和顺古镇的记忆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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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腾冲和顺古镇保留的“闾门”无论是规模上还是布局上都较为罕见。这种中原形制的历史建筑
承载着特殊的文化内涵及功能，不仅是移民追溯族源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亦是族群认同的社会边界。藉以
边界的划分，移民强化了族群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认同、地域认同和家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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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腾冲和顺古镇位于中国西南边陲，是历
史上著名的侨乡。和顺优美的自然风光、中西合
璧的建筑、包容和合的文化气息述说着古镇厚重
的历史与文化。作为南方丝绸之路通往缅甸和
印度的重要门户，和顺是中缅、中印文化的主要
连接点，传承着马帮精神和走夷方的历史。２００５
年，和顺古镇被誉为“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之首，
之后又被评为“国家级４Ａ级”景区和“国家产业
示范基地”。笔者在和顺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
现，古镇存在一种形制特殊的建筑———闾门，作
为古代的一种建筑形制，全国很多地方都保留了
闾门这种建筑，但是无论是从数量规模和布局方
式上看，和顺的闾门都是罕见的。究其原因，这
些被遗忘的闾门不仅是村落结构的连接点，更是
承载着历史、文化、情感的物化象征符号。
一、闾门的“社会记忆”表述
闾门与中国古代的“里坊制”有着密切的关
系。里坊制由西周时期的闾里制度演变而来，是
中国古代城市和乡村规划的基本单位与居住管
理制度。《说文》：“闾，里门。从门，吕声”。“闾”
是里和巷的大门。孙治让《正义》记载：“闾中有
巷，巷首则有门。闾也是一种古代户籍编制单
位。《周礼·地官·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
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广雅·释诂二》：
“闾，居也。”又《释宫》：“闾，里也。”清段玉裁《说
文解字注·门部》：“周制二十五家称里，其后则
人聚居为里，不限二十五家。”［１］和顺的闾门没有
严格按照里坊制的要求来布局，而是以其聚居方
式为依据，迁移到和顺的汉族移民以血缘关系或
假拟血缘关系聚族而居，这些移民以“巷”为单位
形成不同的群体。和顺主村落的巷道由环村主
道和与主道连接并呈纵向分布的里巷组成。三
条主巷李家巷、大石巷、尹家巷贯穿南北，北与环
村主道连接，南与横向街道相接。里巷主要有寸
家巷、大石巷、大桥巷、黄果树、尹家巷，这些里巷
与主巷相互交错连接，构成了整个村落的网状结
构。从巷道的命名方式亦看出每个巷道均以血
缘（宗族）或假拟血缘（共同来源地）关系为纽带
聚族而居。巷道主要以两种方式来命名，其一是
采用开基祖的姓氏，如李家巷、尹家巷、寸家巷；
其二是以迁移来源地来命名，如“大石巷”、“黄果
树巷”、“大桥巷”。
无论是主巷还是里巷均建有闾门，整个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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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布局也是经由闾门展开。这些闾门形似牌坊，
建筑材料和风格各不相同，既有气宇轩昂的豪
气，也有古朴内敛的格调。从闾门的外表即可判
断族人的身份与地位。闾门建成之初，无论其文
化功能及祖先建门的动机如何，客观上都起到了
防匪、防盗的作用。闾门每日按照规定的时间启
闭，成为族人生活上时间分割的工具。随着社会
和文化的变迁，闾门的客观功能逐渐丧失，其文
化功能成为其族人心中永恒的记忆。王明珂在
《历史事实·历史记忆·历史心性》一文中提出
了三种范畴不同之具社会意义的记忆：社会记
忆、集体记忆及历史记忆。社会记忆指在一个社
会中藉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集体记忆
范围较小，指在前者中有一部分的“记忆”经常在
此社会中被集体回忆，而成为社会成员间或某次
群体成员间分享之共同记忆。历史记忆，是指在
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
形态呈现与流传。［２］三种记忆既相互交织，又相
互区别。社会记忆包括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记
忆的范围由大变小，其差别主要在于唤起记忆的
“物件”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及其功能。就其性质
而言，闾门首先作为物化的象征符号，其风水内
涵及权威象征是存在于移民心中共同的社会记
忆。就其功能而言，闾门更是一条划分族群的边
界，亦可追溯族群迁移的历史，遂为移民的集体
记忆和历史记忆。
（一）闾门的风水文化
风水观是中国古代宇宙观的一种表达，是人
们选址、安宅及选墓的指南。风水的理据是建立
在气、山、水三个概念之上天人合一的哲学。一
个风水宝地定是藏风聚“气”之所。人们在风水
观的支配下，对“聚气”的考量成为一个重要因
素，旨在达到利用自然之气，将之人气与自然之
气相结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门”是住宅的重
要构建。风水学上房屋的出入口是重要气口之
一，纳气、出煞全赖乎于此，是住宅第一重要的部
位。［３］闾门作为一道特殊的门，一旦关闭便形成
“里”的空间，与外部空间形成强烈的对比。闾门
构建了“家”的象征符号，必须为整个家族“藏风
聚气”，才使家族繁荣兴旺。《吴越春秋·阖闾内
传第四》记载“立闾门者，以象天门通闾阖风也，
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阖间欲西破楚，楚在西
北，故立闾门以通天气，因复名之破楚门。”［４］“门
阁为一族之气口，谓其精光内蕴生气远含，足以
毓秀而钟灵也”。（《重修闾门记》清，德溶撰）。
故闾门即可同天气，又可防一族之气外泄。每逢
立冬之日，族人在门口放鞭炮、烧香、粘花纸、供
斋食以祈求上苍的福泽与恩惠。这样周期性祭
祀活动对于塑造和维持族群的共同记忆起着重
要的作用。闾门之内的族人聚在一起共同祈求
庇佑，加强了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情感交流，
必然唤起共同的地域意识和家族意识。
（二）闾门的权力符号象征
闾门是和顺汉族移民社会记忆的物体媒介，
透过闾门的形成及演变历史，作为古代城市布局
“里坊制”的遗存，激起人们心中共同的记忆———
“权力的象征”。
里坊制是统治阶级将城市及居民区划分为
“坊”的单位，按照方格形布局，随着闾门的启闭
实行封闭式管理的一种方式。里坊制经历了漫
长的发展时期。战国时期的文献典籍《考工记》
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
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城市的建设是按照经纬为坐标组成一个网格，这
样的城市规划理念与里坊制的形成与发展密不
可分。春秋至两汉时期是里坊制的雏形期，以汉
代的棋盘式街道为主要特征。三国两晋南北朝
时期是里坊制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最终形成的
重要阶段。三国时期的曹魏的都城邺城将坊和
市按照棋盘式进行分割，居民及市被安置在整齐
划一的方格之中，整个安排达到了美观、规律、便
于管理的效果。北魏的洛阳城按照里坊制对整
个内城外郭进行了严格的布局和管理，开创了里
坊制的新局面。隋唐时期是里坊制发展的鼎盛
时期。唐朝对长安城实行了严格的里坊制，无论
从规模和内部结构上看，极大地超越了历代都
城。唐代中晚期至北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
提高、经济的迅速发展，里坊制已经不能满足人
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最终导致了这种制度的土崩
瓦解。但是，部分闾门被保留下来。闾门对里坊
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这种制度存在的物证。作
为中国古代城市中最显著的标志性建筑，闾门在
里坊制实施时期是统治阶级维护权利的手段和
方式，闾门所蕴含的文化权利及其在构建中发挥
的作用标识着统治者的正统及合法性，是统治阶
级权威的象征性符号。和顺的闾门是明朝屯军
迁入以后才开始修建的，并没有严格按照里坊制
整齐化一的棋盘式进行规划和布局，在和顺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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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采用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里坊制也不
合时宜。但是，闾门的建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
划定一条边界，藉以标榜作为国家官僚体系屯军
的身份，闾门的存在是屯军对中央王朝权威的一
种敬仰和社会记忆，也是连接中心与边缘的
想象。
二、充闾之庆的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常以“历史”的形式出现在一社会
中，与一般历史学者所研究的“历史”有别之处在
于，此种历史常强调一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
根基性情感联系（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历
史记忆”或“根基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
此“历史”的起始部分，也就是群体的共同“起源
历史”。［２］对于移民来说，移民的历史亦是追溯族
源的历史。以闾门作为空间区隔所形成的聚落
团体永远保留着其族源的历史记忆。闾门之内
居住的移民能够清楚地回答两个问题：“我们是
谁？”“我们从哪里来？”。
和顺最古老的民族是佤族，明清以前也是该
地的主体民族。清乾隆年间撰修的和顺《张氏宗
谱小引》中有：“移于和顺乡李蒲蛮之地。”“李蒲
蛮之地”就指当时居住在和顺马头山一带的佤族
村寨。朱元璋建立明朝以来，为了驻守边疆、发
展边疆生产，组织了大规模的军屯。屯军将士可
带家眷，隶属军籍，世代袭职，由朝廷分给田地，
有事征战，无事种田。这一政策解决了军饷和税
粮的问题，减轻了国家养兵的沉重负担，繁荣了
边疆地区的经济。明朝大规模汉族移民入滇，改
变了云南的民族结构，汉族成了云南的主体民
族，和顺的主体民族也由原来的佤族变成了汉
族。屯军主要来自四川、湖南、江苏、江西等地。
最早到和顺的汉移民族是明朝时期跟随将军傅
友德、蓝玉、沐英南征云南的将士，主要有寸、刘、
李、尹、贾等姓氏，之后又有张、许、钏、杨、赵等姓
氏的将士跟随而来。这些移民根据姓氏或来源
地置巷，通过巷道入口的闾门来记忆同一家族或
同一迁入地。汉族移民的这段历史记忆在家谱
中也有记载。家谱是研究一个家族起源历史较
好的文献资料，但记载出于攀附或回避，其真实
性时时受到质疑。移民家谱一般记录了移民的
来源地、迁入地及其发展的过程，其记载的真实
性更为可靠。和顺保存完好的移民家谱清楚地
记载了他们的族源历史，成为历史记忆的重要组
成部分。如，《和顺寸族宗谱》载：“我寸氏始祖讳
庆，其原籍系四川重庆府巴县梁滩里寸家湾人
氏，自明洪武二十三年（１３９０年）奉旨钦调来滇，
随至永昌腾冲守御千户所。遍观名胜，卜居于
此。其时，尚无地名，我始祖公以其有温暖之气，
名之阳温墩村，遂家焉。”又如，《和顺李氏宗谱》
载：“始祖赫师波公，转移重庆府寸家湾李家巷大
石板，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从征至腾，奉命移民，
家于和顺。”［５］
受“父母在，不远游”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
人们远离他乡被认为是“背井离乡”的行为，如果
不是被迫，他们都愿意留在“生于斯，长于斯”的
故土。明清时期，移民到和顺的汉族基本上是接
受军令的将士，他们担负着戍守边疆、发展边疆
的历史使命，屯军移民的历史通过闾门得以表
达，其所承载的是“充闾之庆”的历史记忆。
三、得闾而入的身份认同
闾门在功能上对“里”与“外”作了空间上的
区隔。闾门之内的是族人、亲人、我者；闾门之外
为族外人、陌生人、他者。这条边界与其说是客
观存在的“地理边界”区分了族人和非族人，还不
如说是“社会边界”的物化象征。如果一个群体
成员与其他群体成员在互动时仍然保持自己的
身份，这就牵涉到决定成员资格的标准和标志成
员资格及排外的方式［６］。闾门是和顺移民选择
保持自己身份，同时排除非移民之间的界限。族
群认同是以共同（或者构建）的历史记忆为基础
的认同方式，而移民是以追祖溯源的方式来确认
自己的身份，通过对共同祖先的记忆来强化族群
意识、维护族群身份。世代相传的族源史记忆便
为族群追源溯流提供一种可能和途径，这个过程
中族群成员在意识上搭建起现实与历史的跨时
空对话，使族群内部相互增进了解，生成聚合力
和认同感。得闾而入的身份蕴含着门里、门外的
三重关系：屯军与边民、移民与原住民、汉族与少
数民族。
明清时期到和顺的移民一部分是征战云南
的将士，另一部分是国家戍守边疆而迁移至此的
军队，无论是将士还是军队都是国家官僚体系的
重要部分，因而以屯军身份进入和顺开创基业、
发展边疆的移民，在国家意识的层面上是来自
“中央王朝”的统治者，他们以国家意志为己任，
在边疆地区保卫国家、建设家园。屯军利用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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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殖荒地解决了军饷和税粮、减轻了国家养兵的
负担，也为边疆带来了先进文化、繁荣了边疆地
区的经济。屯军与边民的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
治者之间的关系。以巷而聚居的屯军以闾门区
分了两者之间的地位与身份。闾门是国家权力
的象征符号，屯军借由闾门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
群体的空间。这个空间把边民排除在外，增强了
屯军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屯军身份是闾门之内
的移民对国家的认同。
迁移到和顺的移民来自四川、湖南、江苏、江
西等地，从巷道的命名方式能找出移民迁出地的
线索。如大石板巷，是移民来源地以重庆府李家
巷大石板来命名的。这些来源地的历史记忆是
地域认同形成的基础。以闾门形成的邻里之间、
移民与原住民之间为维护各自群体的利益在资
源争夺和分配情景中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以巷道为单位形成的群体都是屯军而来的移民，
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竞争，但是主要以合作为
主。但与原住民之间主要是竞争关系。为了在
新的土地上站稳脚跟，抢占优势资源，通过“划地
而居”的方式固定自己的范围，并以闾门形成各
自的群体单位。闾门的建造在客观上起到了防
御的作用，是移民获取和维护权利的手段和
工具。
明朝大规模进入和顺的屯军成为当地的主
体民族后，原来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民族佤族成为
了少数民族。闾门对于移居在此的汉族更重要
的是“华夏的象征”符号，亦是汉族拒绝少数民族
的痕迹，这也能从另一方面解释为什么作为里坊
制标志的建筑物，在中原开始消失殆尽的时候，
明朝屯军还要重新建造。闾门不仅成为汉人和
少数民族之间的显性边界，更加强了汉人作为
“华夏”族群的身份认同。云南在历史上被认为
是偏远、贫穷的蛮夷之地，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场
所，无论从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被认为带有野
蛮、落后、危险等特征，这些特征与华夏的礼仪构
成了强烈的对比。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中对华夏与夷人的文化对比借用《左
传》定公十年孔《疏》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
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自居衣冠礼乐文明，歧
视夷狄为野蛮人，甚至“禽兽”。［７］华夷观念是基
于以自我为中心的认同和对蛮夷的鄙视、防范和
排斥之上，因而来和顺移民屯垦的汉人从中心走
到边缘，通过闾门从空间上作了“里外”的划分：
闾门之内是“华夏”，之外是“蛮夷”。在和顺移民
的历史记忆中，他们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永远是
“土－客”之间的关系。汉族移民身份的记忆通
过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族文化得以保留和强
化，以实现他们同内地汉族在族源上的联系。和
顺存在的八大宗祠是这些汉族移民追念祖先、强
化记忆、实现认同的另一注解。
四、结语
闾门不仅是物的存在，更是一种物化的象征
符号，其承载着多重文化含义及功能。对于明清
时期移民到和顺的汉族来说，闾门是唤起它们社
会记忆和历史记忆的重要建筑。闾门存在于移
民心中的社会记忆，经由风水文化及作为权力的
象征符号来表达和传承，通过闾门置巷而居的方
式更传达了移民追溯祖源的历史记忆。他们以
血缘或假拟血缘聚族而居，强烈寻根的意识成为
移民认同的基础。闾门是移民主观意义上划定
的地理边界，亦是社会边界的象征符号。边界的
存在区分了屯军与边民、移民与原住民、汉族与
少数民族的三重关系。藉以边界的划分，移民强
化了族群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认同、
地域认同和家族认同。深处少数民族腹地的汉
族移民，为保证自己作为汉族的身份与地位，建
造闾门作为族群边界的象征。闾门表达了祖先
期望族人从闾门沉淀的文化信息中追忆历史、维
护身份。这样的期待正是“门闾之望”所要表达
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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